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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运使柴桢贪腐案考论 

魏怡勤 

(扬州市档案局，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两淮盐官被公认为“肥差”，容易涉贪，清代曾有多名官员因贪腐被查办，清高宗弘历年间更是大案频

发，甚至一年内查处多起。发生在乾隆五十七年（ 1793 ）的两淮盐运使柴祯贪腐案便是其一，被高宗数次称之为

“大奇”[1-2]研究清宫相关御档，可以还原历史真相，并为当前盐业改革、惩治腐败提供借鉴。 

【关键词】扬州御档；柴桢；贪腐案 

【中图分类号】Gl12；K249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一 7030 ( 2016 ) 04 一 0062 一 05 

乾隆五十七年（ 1793 ）十二月，两淮盐政全德参奏盐运使柴祯“将商人王履泰等应纳钱粮在外截留，作为己收，私自移

用共二十二万两”
[3]
。案发后，高宗立即派要员进行查处和审理，乾隆五十八年（ 1794 ）二月初，案发仅两个月，高宗便下令

将盐运使柴祯及其家人柏顺于浙江处决。不久，涉案的浙江巡抚、兼管盐政的福嵩也被正法。另有涉案的浙江司道多人，先后

被革职查处。这一惊动朝野的贪腐大案，尽管脉络清楚，案情并不复杂，但就此案特殊性而言，官员从任职到案发时间之短、

朝廷查办力度之大、惩处措施之严厉等，堪称“奇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大量清宫档案，乃是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扬州市档案馆从中选出与扬州有关的 5763 件奏折，

拍照编印。其中乾隆五十七年（ 1793 ）至五十九年（ 1795 ）相关此案的奏折近 30 件，内容囊括案件的整个过程。从而我

们可以拨开层层迷雾，探知案件原貌，从中得到启迪。 

一、全德履新举报，奇案浮出水面 

乾隆五十七年（ 1793 ）五月十六日，身为两淮盐政的全德按常规上折高宗，为新任两淮盐运使的柴祯到任谢恩。从 《 奏

为据情代奏柴祯补授两淮盐运使谢恩事 》 可知，在此前，高宗曾下谕旨：柴祯由贵州举人拣补知县，累摧湖南常德府知府、

福建兴化府知府、浙江盐道。当年四月十二日，柴祯补授两淮盐运使。全德在折中道： 

（柴桢）遵于五月十一日到扬州接印任事。伏念两淮系财赋重区，运司为转输要任，桢喂以庸暗久沐生成，今奉恩纶特加

超摧，惧涓埃之莫效益谏，惕以靡宁，惟有遇事讲求实心勉励，体恤民灶，稽察官商，务期竭尽弩胎，以冀仰酬圣主高原深厚

于万一，所有感激微忱，理合享请代奏等情前来
[4]
。 

此折从形式到内容，不乏老调陈词，几无新意，除了感恩戴德，便是向高宗献忠心、表决心。然而，就在墨迹未干、是年

的十二月初，还是这位代柴桢上折谢恩的两淮盐政全德，却将一纸参革奏折《奏为两淮运使柴桢亏挪库项请革职等事》
［3］

送呈京

城。接着，一件贪腐奇案便浮出了水面。 

                                                           
收稿日期：2016－03－08 

基金项目：中国商业史学会盐业史专业委员会立项课题 （中盐项 2015－3） 

作者简介：魏怡勤 （1956－）男，江苏扬州人，扬州市档案局研究馆员，《扬州史志》主编，主要从事清代档案及地方文史研

究。 



 

 2 

为了减轻自己的失察之过，全德在奏折中一是采取障眼法，含糊其辞，说柴桢 “初，尚循谨无过„„”其实，柴桢从浙江

到扬州任职，就一直盘算着如何捞钱去填补浙江任上的亏空。而折中的 “初”，实为糊弄高宗的，究竟是指一个月、两个月„„

全德是不清楚抑或是装作糊涂？二是禀报了发案后采取的措施。 “即密传库官黄德成严行询问”，了解柴桢截留库款的事实，

并与扬州地方官员一同封库，讯问库书及柴桢家人，取得与库官黄德成一致的供词。三是提请扬州府看管柴桢等人犯并代行运

使职责。四是查封柴桢扬州住宅，同时迅疾布置查抄柴桢在浙江及其本籍贵州等地的家产。 

奏折中，全德还请求高宗将柴桢革职拿问，提议将涉案人犯分别交由督、抚处理。值得一提的是，全德为了讨好高宗，同

时为了转移皇帝视线，在奏折的末尾，他出了个令人咋舌的主意，认为 “所有该商应纳钱粮，因何听运使截留在外私自挪用，

应押令该商先行赔出，以清库项。其中有无通同舞弊之处，并交该督抚讯究治 罪”。他提出的歪理是，王履泰等盐商因连带责

任，应为柴桢过错买单。这就把板子重重地打在了盐商的身上。 

二、连下多道谕旨，高宗堪称 “大奇” 

柴桢到任两淮盐运使刚半年，就侵挪库银 22万两之多，这起惊天大案还牵出背后的人和事，成为案中之案。柴桢、其家人

柏顺及库官黄德成等涉案之人供词基本吻合。 

对于柴桢案的办理情况，两淮盐政、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官员分别向高宗作了及时奏报。仅乾隆五十七年 （1793）十二

月这一个月中，现存相关柴桢案的朱批奏折计有 13件之多，如此密集，十分罕见。 

十二月初五日，在两淮盐政全德上 《奏为两淮运使柴桢亏挪库项请革职等事》的奏折中，高宗即在开头朱批 “大奇”二

字
［3］

。在十二月初十日，两江总督书麟、江苏巡抚奇丰额具奏 《奏报到扬州查审参革两淮运使柴桢供情事》，高宗在“盐课攸

关国帑，乃 （指柴桢）竟敢勾通商人私行挪用至二 十 二万两之多，胆大藐法，莫此为甚，其罪固不容诛”内容间，朱批 “实

在大奇”四字。另在同折的末尾，针对折中提出的 “仰恳皇上派大臣提同质审，以成信谳”内容，乾隆在行间朱批 “汝 等 非

大臣乎？恐书麟 无 用早派去矣，可笑竟不是人”。与上折同日，两淮盐政全德上 《奏报查明两淮运使柴桢侵挪库项实数并各

商罚缴银两情形事》，在折中呈述尚存在盐商兑交税银入库地点、方法不规范现象时，高宗朱批：“此即汝所办不妥之处，一向

不知。”
［5］

十二月二十一日，贵州巡抚冯光熊上 《奏报遵旨查抄两淮运使柴桢原籍财产事》，奏折末端，高宗朱批 “大奇之事，

实不想到有此也，稍查不到，汝试思之”
［6］

。 

从相关柴桢案奏折中的朱批内容，或可窥知当年高宗对此案的态度及关注的程度。 

三、窝案牵出福崧，案由始自上任 

柴桢在浙江盐道任职十三个月，造成亏缺库银 17 万两，升任两淮盐运使刚半年，又巨额截留库银 55 万两。其实，柴桢在

扬州发案，案由却始自浙江。正如柴桢等交代的案情：他所截留的 22万两库银中，17万两是用来填补任上的亏空，5万两是自

己挪用。亏空的 17万两银，牵出了浙江巡抚福崧。 

高宗因福嵩身为浙江巡抚，兼管盐政，于柴桢亏空库项至 17万两之多，竟毫无闻见，怀疑他也染指分肥，一同作弊，命将

福嵩革职拿问。另派兵部尚书庆桂往浙江，与新任浙江巡抚长麟一道审办此案。经审讯，柴桢供出他在浙江盐道任内，福嵩利 用 

职权曾 向 其婪索金 银 及派办物件、扣发价银等贪腐事实以及自身侵用挥霍税银等情形。 

原来，柴桢于乾隆五十六年 （1792）四月升任浙江盐道后，在任上承办公务，如河工、捐修庙宇、支付巡费等项，需先由

盐道垫付，但事情办完后，浙江巡抚福崧不按常理予以核报，为此柴桢赔银 5.4 万两；商人存贮在道库的绸缎等物霉变，柴桢

赔了 204万余两；多次支付福崧赴京等车骡、船价等费用 5万余两；修理西湖景点 3万余两，等等，合计 17.129万两。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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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福崧索要，为其代购珠宝玉器等 17种、50余件，花费银 5.8万两，未能收回。离任浙江时，福崧又向柴桢派购玉瓶等物件，

计银 6000 多两，已被封存。柴桢还道出，福崧要挟柴桢，“你既得了两淮运使好缺，（欠款）定要照数交清，不许拖延”
［7］

。同

时，福崧还令杭州知府扣留了柴桢的家眷，不时派人到扬州衙署催交。柴桢不得已，向两淮商人王履泰、鲍有恒等说明赔银的

缘由，他们向柴桢陆续借出 13.7万两银，分三次送往浙江„„柴桢说他并不知道，他向各商所借银两，各商作了应交税银抵兑，

成为了挪用库银。 

让高宗感到诧异的是，身为巡抚的福崧对柴桢在浙江任上亏挪巨额库银，却毫无察觉，对此还专门下旨让福崧彻查柴桢。

对于福崧为何不举报柴桢，可在 《奏为遵旨分别讯问柴桢、福崧挪借两淮盐课等情事》奏折中找到答案：   

臣等前奏柴桢供词一折于初十日由驿发回，折内 “福崧勒令我全款交出（挪用库银），说运司是有钱的”句旁钦奉朱批 “问

他此系何等事，不即奏，钦此。”臣等遵旨向福崧诘问，福崧惟有叩头碰地，口称辜负天恩，只求从重治罪。自系因此项亏缺伊

多有侵用之处，是以不肯参奏„„
［7］

 

另据 《清史列传》卷 338相关福崧记述文字，涉及柴桢案情与 《御档》 奏折内容大致吻合：   

福崧，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湖广总督硕色孙。乾隆中，授内阁中书，迁侍读。外授四川川北道，迁甘肃按察使。再迁

福建布政使。四十七年， 迁浙江巡抚。 五十七年，浙江盐道柴桢迁两淮盐运使，亏帑，私移两淮盐课二十二万补之。两淮盐

政全德疏劾，上以福崧领两浙盐政，虑有染，夺官，以长麟代之。命尚书庆桂会鞫，谓福崧尝索桢赇十一万，又侵公使钱六万

有奇。狱具，论斩，逮致京师，寻命即途中行法。福崧饮鸩卒。 

四、奉旨多地查抄，署宅起获资物 

在全德上奏参革柴桢亏挪库项的同时，多地随即展开了对柴桢扬州署宅、贵州老家、杭州原住地以及父母、弟兄、妻舅、

侄儿等住所家产的查抄、讯问。两淮盐政全德在乾隆五十七年（1793）十二月十八日 《奏报查抄两淮运使柴桢住所资财什物事》

中写道：   

事窃运使柴桢侵挪库项，经奴才专折参奏并奏明将该运使住所资财查封在案。奴才随于初六日督同护运使扬州府知府马慧

裕、江都县知县懋图亲赴该运使署内，周历内外房间严密搜查，当经查出玉器珠串朝珠金银器皿衣饰等件，详细登注册档。再

柴桢家人柏顺住居署外，听从伊主营私舞弊，亦应一并查抄„„
［8］

 

此折是两淮盐政全德向高宗奏报他与地方官员一道查抄柴桢扬州府署住所家产的情况。从奏折内容可知，当时查抄的除了

柴桢住所外，还有其居住署外的家人柏顺。另在登注的册档中可见，被查封的柴桢扬州任所赀物可分为金银钱币、工艺饰品、

衣帽绸布、家杂器具、锡铜瓷器、书画典籍等类计 54 项，除金银钱币外，可数物品大小计 3744 件，其中铜器 73 件、瓷器 411

件、字画册页 47件、粗重大小木器 124件。还此外，有金银钱 币金小镯 3副计重 4 两 6钱，银 129.7两，另有大小银番钱 735

个，计重 521两。柴桢到任两淮运使仅半年时间，财富积聚之快、物件之丰，实出乎常人意料。 

五十八年 （1794）正月初六日，贵州巡抚冯光熊 《奏报遵旨查抄两淮盐运使柴桢原籍财产事》折中，详细陈述了按照高

宗谕旨，柴桢原籍当地官员 “密往查抄”位于贵州思南府属安化县东门外的柴桢及其弟的住房以及讯问情况。折中道：    

（柴桢）家本寒素，并无祖遗房产，迨柴桢出任后，始买老屋一所，兄弟同居。续买对门新屋一所，给其父居住，又买隔

壁地基造屋一所给柴彬 （四弟）居住„„
［6］ 

另，通过官府对柴桢相关亲属讯问记录可知，柴桢任职后与其弟的经济往来当属正常，并无大额银钱进出。接着，各地官



 

 4 

员还对柴桢的侄儿以至妻舅娘亲等住所逐一查抄、讯问，并未见“隐匿寄顿”。特别是，其四弟柴彬自京城回贵州途中被拿获，

经查随带行李，只有元丝银 4两 4钱，及随身衣物等。 

五、多名盐商连坐，巨额罚银缴库 

柴桢侵挪库银案发生，处于社会底层的盐商却饱受牵连之苦，可以说遭到了空前重创。如前所叙，全德在首次参革柴桢的

奏折里，就向高宗提出往盐商身上重打板子的主张，或许正中高宗下怀，自然被采纳。不仅如此，高宗还借题发挥，施展淫威，

无端从盐商身上榨取了数倍于应缴纳数的税银。 

乾隆五十七年 （1793）十二月初十日，全德上折 《奏报查明两淮运使柴桢侵挪库项实数并各商罚交银两情形事》
［5］

，折中

除陈明已查实柴桢侵挪库银数额外，着重禀报了柴桢截获库银的手段。他是利用一些商人不亲到库，而是交给银店代纳，便向

其说明 “以需用甚急，又不便将入库之项再行提出，以致骇人耳目”。他还设计让其家人在住居署旁揽收商人缴纳款项，并采

取降低收银成色标准等方法让商人沾得小利，一些商人因此涉入此案。全德称，当商人们得知他们所纳银两并未入库时， “商

等虽不知情，但误于用人致有时弊，是即商等自取罪戾，今情愿各照所纳之数悉行罚缴，以归帑项，仍求 将 商 等 治 罪”。“于

本月初七、八、九等日将二十二万两一齐缴足”，全德还同扬州府官员逐一点验存库。这时盐商们感到问题的严重， “自愿”

重新缴纳了税银。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全德乃至商人们所预想的那样简单。就在全德上奏且盐商迅即缴齐 22万两库银的翌日，高宗又下了道

谕旨。按照时间推算，这是高宗收到全德十二月初五日参革柴桢奏折后下的旨，尚未收到十二月初十的奏折，不知盐商已再缴

入库 22万两罚银之事。高宗认为：“‘折内称商人王履太等应纳钱粮因何听运使截留在外，私自挪用，应押令该商先行赔出以清

库项等语’尚不足以示惩。”他还举例：“从前商人江广达据实证明高恒侵用提行余利，曾特加恩，赏给布政使衔以示奖励。今

柴桢将应纳钱粮截留移用，商人王履泰等若能据实禀知盐政查办，不特得免罪戾，并可仰邀恩 奖。乃明 知 运 使 截 留 移用，

隐匿不报，其咎甚重。„„所以柴桢移用库银二十二万两应罚令王履泰等加倍缴出，以示惩儆„„”
［9］ 

十二月十八日，抑或是收到谕旨的当天，全德即上 《奏报淮商明知运使柴桢挪用库项不报令其罚缴银两事》一折，折中道： 

“奴才随传集通纲各商明白宣示，不特案内商人王履泰等，泥首感泣，追悔无及，即通纲各商洪箴远等数百人亦不无顶戴„„”

王履泰等商深感知情不报之过，除已缴库 22万两外，情愿再罚银 44万两，并在一年内完缴。高宗在折件的末端朱批 “览”
［8］

。 

作为柴桢案主角之一的两淮盐政全德自知脱不了干系， “未能先事觉察及早参办，糊涂昏愦咎实难辞 „„” 于是，他在

是年末专门上呈奏折，自请缴赎罪银 6万两，最终得到宽大处理：被降职为郎中调补浙江盐政兼管织造事务
［10］

。 

透过以上数件奏折内容可知，乾隆五十七年（1793），因为柴桢侵挪库项一案，两淮众盐商实际付出了四倍于应缴纳的税银。

其间，人们可读出帝王的贪婪与骄横、盐商们的怨恨与无奈。另外，亦可反映康乾盛世扬州的繁华与两淮盐商的富庶。 

六、清代频发贪案，历史教训深刻 

乾隆末年发生在扬州的柴桢侵挪库项案，已过去 200 多年，如今，打开尘封，系统阅读相关御档，从多份档案原件的字里

行间中，可以找寻出更多耐人寻味的情节，据此重新审视柴桢及其诸多贪腐案件产生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并从中得到启发，汲

取教训。 

1．频换盐官难治贪。历代皇帝皆知两淮盐官是个肥缺，所以盐政一直由内务府管辖，派任的盐官多为皇亲国戚。也许出于

一己私利考虑，多位皇帝对盐务存在的情弊，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以致历史上出现过多起贪腐大案。仅乾隆三十三

年（1769）， 在扬州就有三盐官（普福、高恒、卢见曾）因两淮盐引案发被处决。因此频换盐官，成了皇帝治贪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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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常理，盐政每任期为一年，但出现过一年内二换、三换的情况。事实上，但即使频换盐官，也未能遏制住贪腐现象愈演愈烈

的势头。 

2．上任途中被缉捕。从下 表中可见，长芦盐政穆腾额并未到任两淮盐政。据清史记载，乾隆五十八年 （1794）正月，长

芦盐政穆腾额接到谕旨，调任两淮盐政，不必进京听训谢恩，直接从天津赴扬州上任。两淮是重要的食盐产销区，从长芦盐政

到两淮盐政，实为升迁。一日，穆腾额的家人们正兴高采烈地忙着收拾财物，准备南下扬州。大批的衣物、家具、古董字画等

财物已经装载上船，等待启程。这时一行兵丁驰来，将船只及穆腾额家财就地查封。而穆腾额本人已先期起程，正行进在通往

扬州上任的途中。原来他在长芦盐政任上六七年里，累计贪污盐商购物款银 20多万两，得知他调任，盐商们便联名上奏举报。

穆腾额乃皇室近亲，高宗得知此情，非常愤怒，命人查实后，立即下旨将其革职，并命山东巡抚在途中缉拿。穆腾额归案后不

日便被定罪处决。如此跌宕起伏、极富戏剧性之情节，一时被坊间传为笑谈。  

3．用人失察埋祸根。从多份奏折得知，柴桢出身贫寒，他从贵州举人到拣补知县---湖南常德知府---福建兴化知府---浙

江盐道，再到两淮盐运使，官运尚属顺达。但在浙江盐道任上却亏空了 17万两银， 在此情况下， 还从盐道（正四品）擢升为

两淮盐运使 （从三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在盐道任上仅一年就有劣迹之人，是何以被发现，又是被谁举荐提拔的？在两淮

盐运使任上半年即犯案，高宗处罚了多名官员和盐商，却没有追究 “带病提拔”和用人失察者的责任。 

纵观此案，浙江巡抚福崧因贪腐被正法，虽在情理之中，但遍布整个朝代的贪腐以及官大欺小、仗势盘剥、压榨下属等怪

象，积重难返，已成为清代社会的公害，这无疑还是导致整个社会风气日下、贪腐弊案频发的重要因素。另外，就柴桢本人而

言，抑或为了一己私利，加上软弱无能，毫无原则地听凭上司摆布，不但自己受累，同时助长了福崧之类贪官私欲的膨胀；结

果不但自己送了性命，还连累了家人。 

柴桢贪腐案留给今人的教训是深刻的。黄俶成先生说过，盐政文化的研究 “关注民生，影响国计”
［11］

。 《清宫扬州御档》

为我们研究盐业史和盐政开辟了新的境界，许多有价值之处尚有待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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